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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迪士尼公主遇上信徒慕詩 
— 閱讀基督教、時裝、資本與媒體所建構的女性(基督徒)性別定型 
 
 
 
1 引言 
現今香港社會對女性的要求幾近苛刻：外表儀容上，女性要豐胸瘦身纖體美白去
皺嫩膚；品格道德上，女性不要做任何會被八封周刊登上封面的事。1這種在主
流社會中以為完美的女性形象，卻是單一、平面、淺薄和無甚個性。這「好女人」
定型化形象既是歷史根深柢固的父權制度下的產物，亦是現今不同權力勢力相互
扭結的結果。 
 
前陣子慕詩 (Moiselle) 與迪士尼合作推出迪士尼公主 (Disney Princess) 系列服
飾，當中牽涉了不同的機構、論述和權力，同時在塑造美好女性的標準。本文現
嘗試以此作一個案研究，以檢視當中所建構/強化的「好女人」定型化形象、其
                                                 
1 梁文道(2002)曾撰文指出這類淫賤周刊、低級報紙是最道德的。它們選取一些道德上值得非議
的新聞，以負面和貶抑的角度和措詞報導，其實正不斷重申最保守的道德觀。而讀者在閱讀和批
評這些報刊的不道德時，也正是在重振自己的道德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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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之經過、原因和權力關係和運作等。 
 
2 個案背景 
近月來，華特．迪士尼公司密鑼緊鼓的在香港推出多項活動2，以迎接將於九月
開幕的香港迪士尼樂園。而其中的一個項目就是與慕詩合作，推出迪士尼公主系
列服飾，而首批推出的服裝是以白雪公主、仙蒂公主 (灰姑娘) 和奧羅拉公主 (睡
公主) 為設計主題。 
 
2.1 迪士尼公主系列 
迪士尼公主系列係由六齣改編自童話故事的迪士尼經典動畫電影中的六位
女主人公組成，她們分別為： 
- 白雪公主 (Princess Snow White) ，自《雪姑七友》(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1937) 
- 仙蒂公主 (Princess Cinderella) ，自《灰姑娘》(Cinderella) (1950) 
- 奧羅拉公主 (Princess Aurora) ，自《睡美人》(Sleeping Beauty) (1959) 
- 艾莉奧公主 (Princess Ariel) ，自《小魚仙》(The Little Mermaid) (1989) 
- 貝兒公主 (Princess Belle) ，自《美女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 
(1991)，及 
- 茉莉公主 (Princess Jasmine) ，自《阿拉丁》(Aladdin) (1992) 
迪士尼公司於 2001 年開始以六位公主為主題 (新報，2005)，與其他品牌合
作推出各類產品，而且迅速成為銷售增長最快的迪士尼主角，全球銷售額位
列第三，僅居米奇老鼠和小熊維尼之後。(香港經濟日報，2005) 
 
                                                 
2 各項活動包括：新聞發佈 (如地鐵的迪士尼線完工、迪士尼樂園婚宴等)、招聘活動、與無線電
視合作推出迪士尼時間《香港迪士尼樂園Viva! Club Disney》和於《迪士尼樂園奇妙世界》內播
出迪士尼的經典動畫電影、於Roadshow推迪士尼會話教室、與其他公司合作推出各項迪士尼商
品、與媒體合作以有獎遊戲或抽獎方式送贈迪士尼門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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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慕詩 
慕詩是近年來冒升得最快的香港土產時裝品牌之一，主攻中高價的女性時
裝，設計風格「典雅及女性化」。慕詩國際集團於二零零二年於香港上市，
並已發展至大中華地區和加拿大。(慕詩官方網站，2005)  
 
慕詩除了以女性服裝品牌聞名，其基督教背景亦廣為人知。慕詩的主席兼行
政總裁陳欽杰，和他的太太、亦是慕詩副主席兼行政總裁徐巧嬌，均是基督
徒。他們於不同媒體的訪問中，均明言自己的宗教信仰，並稱將宗教的宗旨
融入其公司的營運和管理，以致慕詩有今天的成功。此外，他們亦不時於基
督教刊物和活動中作見證3，並贊助基督教的福音工作4。而慕詩所任用的代
言人或時裝秀嘉賓，不少都是基督徒，如張栢芝、蔡少芬等，其中蔡少芬更
是從九八年開始一直擔任慕詩的代言人至今。是以，不少基督徒、甚至非基
督徒，大都知道慕詩的基督教背景。 
 
上述的背景初步顯示了個案中直接或間接地牽涉的三個不同機構：迪士尼、慕詩
和基督教，下文將主要從文本方面入手，分別分析三者所建構的「好女人」定型
化形象為何，並會進而分析各權力間之結盟如何進一步鞏固這形象。 
 
3 迪士尼公主所代表的女性形象 
 
 
3.1 考掘迪士尼公主動畫電影—童話故事裡的「好女人」定型化形象 
迪士尼改編自童話故事的動畫電影現在行銷全球，取代了口耳相傳和書寫的
                                                 
3 就筆者所知的計有：於《明日之後…我們仍有平安嗎？》佈道會作見証，講述他們渡假時遇上
南亞海嘯的經歷；於天道在《明報》的《談天說道》版面分享逆境重生的見証，因著信仰的使命
和信心於九七年逆市發展慕詩等。 
4 如贊助影音使團的《挪亞方舟驚世啟示》首映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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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故事，成為孩童接收童話故事最主流的途徑 (Zipes, 1979)。然而，對女
性定型化形象的塑造，則能追溯到這些電影的前身。 
先就外觀儀表說起。迪士尼公主們早於活在文字的年代已注定是美人。格林
兄弟如此描述白雪：肌膚白如雪；雙唇紅如血；秀髮黑如烏木…當她七歲的
時候，她美得不可方物。而查理．佩羅這樣描寫灰姑娘：她擁有非常甜美和
溫柔的心地，並比她的繼姊們美上百倍。在黑巫婆的魔咒下沉睡的睡公主：
她的美麗沒有因咒語而失色，她的雙頰緋紅，嘴唇珊瑚色的。至於安徒生的
小美人魚，在六姊妹中排行最少的她：是最美麗的一位，她的肌膚細緻柔軟
如玫瑰花瓣，她的眼睛藍如最深的汪洋。(Bell, 1995, p. 105)  
除了外貌，童話故事書亦灌輸了不健康的性別定型，尤其女性的性別角色和
應有態度。不少研究者均指出，童話故事歌頌女性被動、依賴和自我犧牲；
宣揚女性次等的地位；教導女孩子要勝利就要成為最美的一位，而男孩則要
靠勇氣、主動和幸運。(Jordan and de Caro, 1986, p.507-508) 
 
 3.2 論述分析 
迪士尼所製作的公主動畫電影，則改編這些故事，更進一步地宣揚他的意識
形態(Zipes, 1979)，而其中一項就是對女性的性別定型。 
 
3.2.1 圖象中的論述——外觀 
迪士尼的動畫把童話故事中美麗的公主從文字變成影象，更深刻具體和有感
染力的呈現於觀眾眼前。迪士尼以圖象的方式論述「好女人」應有的外觀。 
 
六位公主來自不同故事，而動畫的製作年份亦相距甚遠，但她們所展現的美
態，似乎都來自同一個模子。她們都有一雙又圓又大的眼睛，濃密的睫毛使
雙眼顯得更大；挺直而小的鼻子；豐滿甜美的、桃紅色的嘴唇；緋紅的雙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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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般的橢圓形臉蛋和尖尖的下巴；一頭柔順並編得整齊的長髮5；和白晢
無瑕的肌膚6。(請參閱圖一) 這些正是西方白人社會的美女標準，並而是對
整潔無瑕的追求。 
 
眾公主的年齡和身材亦有一套標準——少女。少女剛長成成人的成熟身段、
散發著魅力；卻同時純潔無瑕，對男人沒有威脅。下文會就「純潔無瑕」這
點再作討論，現先集中看眾公主年齡和身材的關係。從製作《雪姑七友》的
一段小趣聞中，可看見當中的邏輯。格林兄弟筆下的白雪其實只得七歲。在
電影早期的人物設定中，迪士尼曾表示，動畫師們把白雪畫得過分年輕，必
需要為她多添幾歲，好讓她可以戀愛。而其後的製作筆記說明白雪的年紀是
十四歲。 (Bell, 1995, p. 109) 睡公主和小魚仙艾莉奧則是十六歲。十多歲的
公主們卻有擁有成熟女性的身體。相信大家都聽過，芭比娃娃的三圍，原來
誇張得不可能是正常人的比例。然而，迪士尼公主們的身材與芭比娃娃相
比，似乎是有過之而無不及。筆者找來睡公主和芭比的圖片各一張 (請參閱
圖二)，圖中她們都擺出四分三側身的姿態，若量度她們的胸部的闊度和腰
部的闊度，並計算其比例，睡公主是 2:17，而芭比是 1.5:1。亦即是說：睡
公主的胸脯比芭比的還要大，而腰枝則比芭比的還要幼！8
 
公主們的樣貌身材都有一套標準，她們一舉手、一投足的姿態自然亦不例
外，這個模子是——芭蕾。迪士尼於動畫製作過程中，會邀請真人當模特兒
演繹角色，攝錄下來供動畫師參考。而迪士尼聘請作公主模特兒的都是專業
                                                 
5 白雪公主的短髮是個例外，但筆者認為她的頭髮造型只是受著衣飾的限制，不能過長，而且她
的頭髮亦有編上髮飾。 
6 茉莉公主是個例外，但眾所周知，阿拉丁的故事發生在印度，總不成把茉莉公主畫成白皮膚的。 
7 筆者再量度來自同一系列的公主圖片(迪士尼授權星島出版的迪士尼公主系列故事書封面)，其
他公主胸部闊度和腰部闊度的比例如下： 
白雪公主—1.4:1、仙蒂公主—1.8:1、艾莉奧公主—1.8:1、貝兒公主—1.7:1 和茉莉公主—2.1:1 
8 當然，這樣的計算方法是比較粗疏，但這樣的量度只旨在點出，在視覺上，迪士尼公主的胸腰
不太合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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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芭蕾舞者，公主的每一個姿態都是古典優雅的芭蕾舞動作。迪士尼的青年
女主人公們，其實都是建構自專業的芭蕾舞者的身體。傳統的芭蕾舞蹈經常
把身體自然的姿態變得不自然。芭蕾作為高級藝術 (high art)，及它的動作、
姿態、線條被視作自然和優雅，其實不過是社會文化的影響使然。(Bell, 1995, 
p. 110, 111) 
 
雖然是六位不同的公主，然而美的標準只有一套。隨著迪士尼的動畫電影和
其副產品行銷全球，這套美的標準亦成為全世界主流的標準，影響、甚至操
控女性的臉蛋、五觀、身材和姿態。。 
 
3.2.2 故事中的論述——性格、思想與行為 
除了以圖象的方式傳遞女性的標準，迪士尼的公主動畫電影，亦大幅改編童
話故事，將故事的中心變得更適切的傳達主流意識形態對「好女人」行為、
性格上的要求——迪士尼公主們除了必須是個美人，亦必須要被動、懦弱、
無助。 
 
雖然公主們是片子的主人公，然而她們卻毫無動力。《雪姑七友》中的帶動
故事的角色是惡毒的後母而非白雪9。《睡美人》中，奧羅拉只能哭著接受命
運，而菲臘王子卻對父王表明他不願履行婚約。這些年輕的女人只是無助的
花瓶、是受害者，需要他人(男人)來保護的，當故事來到高潮時，她們總不
在場。當小矮人與白雪的後母激戰時，白雪中毒昏迷；當王子在小仙子們的
協助下勇鬥黑巫婆時，奧羅拉在城堡中沉睡；當仙蒂的姊姊們在試鞋、而仙
蒂的老鼠朋友在偷鎖匙時，仙蒂被後母困在房裡；而當野獸和加斯頓大戰
                                                 
9 《雪姑七友》中的惡毒後母是帶動故事的角色，她要獵人殺害白雪，後來又親自走到森林中的
小屋把毒蘋果給白雪吃；而白雪從頭到尾都是被動的，獵人主動放她走，動物朋友帶她到小矮人
的家，在小屋裡等小矮人回家、等後母來害她，中毒後又等王子來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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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貝兒只能駕著馬趕去城堡…在大部分故事中，王子才是力量的中心。只
有王子的吻才能拯救白雪公主，而他在劇終時亦成了故事的的中心。(Zipe, 
1995) 從另一方面說，她們生命的某段時間被限制著，而男主人公卻在其時
發展出自己的能力，並能享受自由。這種對女性的限制可解讀為對女性的保
護：她們必須為那位將要娶她的男人保持貞潔。而對剛發展出性感、開始能
叫男人「神魂顛倒」的青春期女性的限制，亦可解讀作男人 (父權) 面對性
感女性 (威脅) 時的對策。(Stone, 1975, p.46, 47) 
 
迪士尼後期作品10中的公主們似乎比早期的能動性較高並較獨立。以《美女
與野獸》作例，故事的性別角色似乎逆轉了。貝兒是個勇敢、有主見、愛閱
讀、喜愛發掘新鮮事物的女孩，亦是她救野獸脫離魔咒。在躲避開加斯頓後，
貝兒唱出她的心聲：我願更多的體驗世界而不要只當別人的妻子。然而，鐘
和燭台說出了重點，她只是一個「女孩」而非女人。片末貝兒放棄那更廣闊
的世界以換取公主的身份，在城堡安逸的生活、當野獸王子的妻。這正是父
權面對現今性別討論的無視：一個聰明的女人要得到王子，並非要靠她的智
慧，而是要靠她那犧牲自我的精神和無私的愛。(Murphy, 1995, p.133-134) 聰
明的女人最有智慧的就是不要用她的智慧。追求知識和開闊眼界只是女孩的
想法，找到一個「好」男人安定下來才是女人最後的歸宿。而女人亦是男人
努力/成功/爭鬥的獎賞。 
 
這種女人的生命要以男人為中心的思想，一直貫穿在迪士尼的改篇童話中。
或許是篇幅有限而高度濃縮的原故，這在迪士尼的故事書中尤為明顯。以下
將以一香港版本作分析。這版本是由迪士尼授權星島出版的迪士尼公主系
列，是一系列六冊的中英對照圖畫故事書。與電影中以第三者全知角度說故
                                                 
10 早期作品指：《雪姑七友》(1937)、《灰姑娘》 (1950)、《睡美人》 (1959)，而後期的則是：《小
魚仙》 (1989)、《美女與野獸》 (1991) 和《阿拉丁》(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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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不同，這系列的書是各公主以第一身敍事，並以倒敍法先介紹自己和述說
自己現在的幸福11，才以回想的方式進入故事。而故事的中心思想正反映在
書的名字上，它們分別為： 
- 《白馬王子終會來》(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直譯：我的王子終
會來) 
- 《迷人之夜》(An Enchanted Evening) 
- 《夢中見》(Once Upon A Dream) 
- 《陸上之旅》(Part Of Their World) (直譯：成為他們世界的一部分) 
- 《真愛之美》(The Beauty Of True Love) 
- 《新天新地》(A Whole New World) 
顯明易見，這系列書籍塑造了一種女性人生態度，以男性為中心的人生。 
故事開首，公主們即告訴讀者：我現在的生活很幸福，因為我與王子結了婚。
這說法正反映了背後的意識形態：結婚，就是女人一生最重要的事，幸福與
否的關鍵。而且結婚的對象也很重要。六位公主中，貝兒和仙蒂從前只是尋
常人家的女兒、白雪和奧羅拉是落難的公主；但除了茉莉12外，其他公主所
嫁的，都是擁有宏偉城堡、權力的王子。結婚是女人提升社會地位的方法。
婚後，她們就住在王子的城堡裡，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女人是依賴者，依
賴男人的供養，也依賴男人拯救、依賴男人追求、給予幸福。 
 
六個故事同樣給予單一的訊息：女人的幸福是來自她的丈夫。那麼，如何能
嫁個「王子」就成為女人要非常關注的事。公主們的「成功」故事正是女人
                                                 
11 例如： 
睡公主：「我是這王國的公主奧羅拉，我和菲臘王子已經共諧連理(happily married)多年。」 
灰姑娘：「你好，我是仙蒂公主，我與王子一起住皇宮裡，我的人生夢想成真了。」 
白雪公主：「你好嗎？我名叫白雪公主，我在華麗的城堡裡過著快樂無憂的公主生活。與王子一
起，我每天都充滿喜樂。」 
12 茉莉的故事其實亦同樣是「王子救公主，王子公主結婚，從此幸福快樂地生活」的模式。茉
莉的皇室陷入危機，阿拉丁來救她。唯一不同的是，阿拉丁的力量並非來自王子這權力和尊貴的
身份，而是來自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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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教科書」。你要抱著有天定會「成功」的信念 (我的王子終會來)，
一直的夢想、一直的順服、一直的等 (夢中見)，你將會得到你的回報 (迷人
之夜)。雖然「他」未必完美，但你只要付出犧牲自我的精神和無私的愛，「他」
將因你而改變 (真愛之美)。你現在的環境或許並不很好，但「他」會改善
你的生活 (新天新地)，而你要做的，就是學習「他」的規則，融入「他」
的世界 (成為他們世界的一部分)，那末，你就能得到幸福。 
 
從迪士尼公主們的外觀與行為綜合起來，只有美麗、被動、無助、順服和安靜的
女人，才能成為童話中的女主人公。她們不能夠有什麼瑕疵或缺點，她們也不需
要發展和成長，因為她們生來經已完美。而她們的獎賞將是那美好的婚姻。她們
成功並不因為她們的行動，而是因為她們的本質。沒有這樣特質的女性將無法成
為女主人公。Stone (1975, p.44,45) 的分析指出，無論是格林兄弟的、還是迪士
尼的版本，他們對男主人公的要求與對女主人公的要求並不相同。男主人公們的
成功，並不會因他們不吸引、不整潔或懶惰而影響 (如野獸和阿拉丁)。此外，
故事通常都會給予男主人公成長的空間，發展他們的能力，繼而以他們的力量奪
得成功並抱得美人歸 (如菲臘王子和野獸)。 
 
如今迪士尼樂園將在港開幕，這些經典的迪士尼改編童話故事再次在媒體和商品
中頻密出現。通過改編童話、電影、故事書和公主的影象，迪士尼在建構及強化
單一的「好女人」的形象。迪士尼的故事和影象沒有給予女性其他的可能性。當
女孩子看著公主們的故事，羨慕著、夢想著成為公主，她們就容易傾向學習公主
們的特質，好等王子的青睞，給予自己幸福。 
 
4 慕詩的女性化 
如同其他的商品，時裝既是一種商品的形態，亦建構了人們對自我的感覺。衣服
並非單純的實用品，它同時亦裝載了意義和價值，通過潮流的系統傳達給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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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故服裝亦能反映消費者對個人或群體身份的想法/掙扎。(Jagose, 2003) 人的
外觀往往是他人判別你身份地位的根據，所以我們穿衣時考慮如何穿得合儀大體
往往比舒適與否更為重要。(Veblen, 1899, 1991) 
 
既然時裝有其社會的意義，慕詩作為一所專營中高價女性時裝的公司、亦是近年
來冒升得最快的本土時裝品牌之一，其服裝及公司形象所展現的女性形象，多少
反映和影響人們對女性化的看法。 
 
4.1 時裝的女性身體論述 
觀慕詩網頁上展示的多款時裝13 (見圖三)，全部都是及膝或更短的裙子，上
衣則有不少低胸v領的設計。衣料以飄逸的為主，綴以毛皮、珠片、閃石等。
顏色多為溫柔明亮，如淺藍、粉紅，亦有神秘的紫和黑。剪裁方面普遍都較
貼身、突出女性身材。 
 
這樣的時裝除了反映現時的時裝潮流外，亦能看到服裝和其社會對穿衣者 
(中產女性) 的要求。據 Veblen (1899, 1991) 的分析，服裝能反映一個人的
社會地位。一個較有社會地位的人，若要在服裝上展示他的地位，他得「浪
費」，他須穿戴得時尚，避免老套和不合潮流。他購買衣裳應以潮流興衰為
準則，而非為了更替自己破舊的衣裳。他穿戴的服飾亦需展示他的優閒，最
常見的方法是：服飾使穿衣者「殘缺」，使穿衣者不適合於勞動。如穿著束
腰會使肺部吸氣量減少，穿上高跟鞋容易步履不穩，這都使穿衣者難以作劇
烈的體力勞動，以表示他的優閒。而服裝對女性的限制往往比對男性的更為
嚴苛。雖然 Veblen 的著作寫於一世紀前，但筆者以為其見解依然適用於今
天分析慕詩的時裝。 
                                                 
13 截至零五年五月，網頁上仍只有零四秋冬系列。 
CUS 507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 Term Paper p. 11
慕詩的時裝在多方面迎合消費者對展示其階級的需要/鼓勵消費者展示其階
級。陳欽杰在一個專訪 (Atnext, 2005) 中表示，其公司成功原因之一是堅持
「款多量少」的策略。慕詩每年會推出市場的款式較同行多出一倍以上。同
時，慕詩亦有訂造晚裝的服務。這些舉動都能使潮流轉變得更快，消費者得
常常消費以趕上潮流，並保證了不會有「人有我有」這種「沒有品味」的情
況出現。 
而慕詩服飾中的裙子、低胸 v 領、雪紡衣料等，均叫女性穿著後要步步為營，
小心防止走光或鈎爛衣物。這間接的影響了女性的舉止必須優雅，製造出女
性不適合於勞動的情況。 
 
另一方面，其貼身的剪裁和服裝設計對女性身材的要求甚高。「身材不佳」
的女士穿著這等衣服，容易突顯身材缺點、「自曝其短」。換句話說，設計師
在設計時已定下了標準的女性身型，而女性則應達到有關標準，否則難以有
漂亮的衣服穿。更可悲的是，這樣以成衣的剪裁和尺碼對女性身體/身材的
操控和監管，並非只屬慕詩專美，而是業界普遍的情況。 
 
4.2 宣傳的女性身體論述 
正如Baudrillard (1998) 所言，「如果我們消費產品是消費產品的本身，那麼
我們就是透過廣告消費其意義。14」而時裝作為潮流商品，消費意義的情況
更是普遍。故此，分析慕詩建構/強化的女性定型化形象時並不能忽略其廣
告和宣傳。 
 
廣告和宣傳除了是一般付費於媒體刊登的廣告外，其他如鱔稿、媒體訪問和
報導等均是構成機構/商品形象的一部分，故亦會包含在此討論中。在上述
                                                 
14 筆者譯，原文為 ‘If we consume the product as product, we consume its meaning through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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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背景部分中，筆者已就慕詩如何在媒體訪問或公開活動中塑造其基督
教形象作過簡略的介紹。現先集中閱讀其媒體宣傳及代言人宣傳所闡述的女
性形象。 
慕詩是本地時裝界中開創先河、任用明星為代言人的公司 (談天說道，
2005)。慕詩靈活運用了明星的力量。除在其專門店張貼其代言人蔡少芬或
其他明星的硬照海報 (見圖四)，慕詩的時裝秀均會邀請明星當模特兒15。而
媒體在採訪報導這些明星的貓行時，亦順帶報導了慕詩的新裝和鞏固了慕詩
的形象。 
 
現以圖三、圖四的相片嘗試分析店舖展示之時裝造型硬照塑造了一個怎樣的
女性形象。大部分慕詩的時裝造型硬照，似乎都符合了Berger (1972) 的觀
察：男人是行動者，女人是呈現者16。男人看女人，女人看自己如何被看。
是以父權的目光無論從外在 (男人看女人) 或內在 (女人以內化了的父權目
光看自己) 均掌控了女性的身體、女性如何看自己和呈現自己。 
這些照片中，鏡頭與模特兒的關係似乎清一色都是觀看者與展示者的關係。
女模特兒的目光大都注視著鏡頭，似在說：你看我吧，你看我的美好。同時，
她們以早以內化的、嫺熟的姿勢展示自己的美好的臉孔和身體，如以玉手輕
托香腮，在視覺上帶領觀者的目光注視其臉孔，或擺出 s 型姿勢、交疊雙足
來展示自己標準的身形體態。女性的身體和姿態成為女性最值得炫耀的東
西。反觀一般的男模特兒時裝造型照，他們的目光大都遠望著前方，代表思
考、決心，動作則以代表行動和力量的身體姿態為主。 
此外，這些照片的背景都相似，都是在室內拍攝，佈景都佈置成寬敞華麗的
起居室、客飯廳、臥室 (如圖 3.2，圖 3.4，圖 3.11 等) 或五星級酒店式私人
                                                 
15以慕詩的 04 秋冬時裝表演為例，當時的模特兒就有：慕詩代言人蔡少芬，影視明星黎姿、鄧
萃雯、伍詠薇、原子鏸、古巨基，名模Rosemary、Lisa S. 及Gaile等。(慕詩官方網頁) 
16筆者譯，原文為 ‘Men act, women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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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大堂 (如圖 3.7，圖 3.12 等)，還有給人高雅感覺的紅酒。這些華麗的佈
置說明了故事的背景——穿這品牌的人的尊貴身份。這一方面鞏固了品牌的
中產形象，另一方面則強化了女人的定型化形象：女人應留在私領域、留在
家中。 
 
除了廣告影象，任用代言人亦是品牌傳達其品牌形象和相關訊息的有效方
法。代言人通常為公眾人物，尤其以影視明星為主，他們有一定的公眾形象 
(如方力申的形象是健康大男孩、周慧敏的形象是永遠不老的玉女)，而其公
眾形象有助建立品牌的形象。蔡少芬自九八年擔任慕詩的代言人至今。除了
當慕詩的代言人，她亦同時擔任了一所大型美容纖體公司的代言人多年，由
她擔任模特兒的美容纖體宣傳廣告隨處可見。而眾所周知，美容纖體工業是
另一個更直接操控和監管女性身體/身材的的行業，這與成衣行業遙遙相
應，尤其配合慕詩生產優雅女性時裝的形象。 
如將這觀察與上述迪士尼公主故事中女主人公的特色作一比照，即可見兩者十分
相似。兩者均在述說，女性的成功是以如何呈現自己來介定，是以完美的外表和
合宜悅目的肢體動作來介定，是以能否取悅男權的目光來介定；而非以任何工作
成就或行動來介定。而這裡吊詭的是，服裝以用料和設計限制了女性的身材和行
動自由，而宣傳則在展示美好—完美的樣貌身段、高貴的生活。彷彿通過消費，
正如海報上的人兒一樣穿上相同的衣服，你就能得到相同的樣貌身段和生活。 
 
 
5 香港的傳統基督教教會對女性的教導17
「當他 (男人) 使用這種權力決定她的生活範圍時，他就已經以為自己擁有耶和
                                                 
17 在進入討論之前，筆者希望在此交代自己的信仰背景和有關的想法。筆者是基督徒。以下的
討論，旨在說明父權主義如何透過基督教而得以鞏固。正如教會或部分教徒從前曾犯下的各項錯
誤，但這並不表示基督教的本質有問題、神並非真實、或基督教不可信。反而，作為基督徒，看
到教會的問題，應「以愛心說誠實話」，提出來並期望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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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的特權了，…他以各種極力破壞她對自身力量的信賴，削弱她的自尊心，讓她
變得服服貼貼，過著一種依賴別人，有失身份的生活。」(《感情宣言》，塞尼卡．
福爾斯，1848。轉載自薀德爾，1987, 1994) 
 
5.1 女性主義神學對傳統神學的父權觀察 
神學家伊麗莎白．薀德爾 (Elisabeth Moltmann-Wendel) (1987, 1994) 對傳統
神學/教會中的父權有以下的觀察： 
《聖經》中的《新約全書》有下述否定和貶低女性自主的經文： 
「婦女在會中要閉口不言，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因為不准她們說話。她
們總要順服，正如律法所說的。她們若要學甚麼，可以在家裡問自己的丈夫，
因為婦女在會中說話原是可恥的。」(哥林多前書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五節) 
「女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我不許女人講道，也不許她轄管男人，只
要沉靜。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且不是亞當被引誘，乃是女人
被引誘，陷在罪裡。然而，女人…就必在生產孩子時得救。」(提摩太前書
二章十一至十五節) 
而《聖經》為教會自我理解的根據，在男女平等的知識未能在教會留有位置
的情況下，一種古老的秩序依然在今天的教會實行著：男人在教會擔任著教
導和神學的工作，而女人的位置只在教會的長凳。 
 
薀德爾進一步解釋《聖經》中有否定和貶低女性自主的經文的原因。首先，
他指出，從聖經記載關於耶穌的事跡中，可見耶穌使女性擺脫傳統的社會角
色，擺脫眷屬地位；又打破了籠罩在女性頭上的種種禁忌 (p. 94)。而且早
期教會亦有女人擔任教會的領導職務，可見基督教中有平權的元素。但上述
經文之所以出現在《聖經》，並成為大家熟知的經文，很大程度上是父權制
的影響：對《聖經》作父權制的編纂，然後西方社會以父權制的方式接受了
基督教，基督教從受迫害的教會變成西方不少國家的國教，教皇制度等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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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也隨之發展。而教會至今依然按照父權制的方式傳譯和解釋《聖經》。
女性被宣揚成與男人不一樣，理想的女性應有謙卑、謹慎、開朗和順應環境
等特質。同時，《聖經》的翻譯把不少女性的事奉變成「幫助」、「關心」、「照
料」或「援助」，這樣就把女性群體「家庭主婦化」。基督教的父長與一家之
長的概念結合，女性和孩子都從屬於家長，女性只能是於從屬的位置和當上
照顧者的角色。 
 
5.2 考掘香港教會中的性別定型 
香港的教會中對「好女人」的定型化形象，除了來自傳統基督教教義，亦有
來自其他方面。基督教來自猶太文化。而在傳統的猶太社會裡，女性的地位
卑微，我們從猶太人自古流傳下的一篇禱文即可見一斑：「感謝神，因為祂
沒有把我造成一個外邦人！感謝主，因為祂沒有把我造成一個女人！感謝主
沒有把我造成奴隸！」(黃慧貞等編，2003，頁 46) 另一方面，根據香港婦
女基督徒協會出版的研究和報告(徐珍妮等編，1996) (黃慧貞等編，2003)指
出，香港教會的父權意識形態亦承繼了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如君臣父子的
權力等級和男尊女卑的想法等。書中指出教會中的不少人士，甚至是受訪的
女基督徒本身，亦認為女性應符合「嫁雞隨雞」、「在家從夫」、「夫唱婦隨」
等中國傳統女性的位置。(黃慧貞等編，2003，頁 19，25，49) 
 
香港的教會承襲了中國傳統文化和猶太文化中重男輕女的思想，對女性造成
雙重的壓迫，並把女性的角色局限於家庭。而女性在教會中的角色亦是家庭
角色的延伸，如事奉上多被編排作插花、佈置等點綴式工作，或照顧老人和
兒童、探訪、派週刊等照顧、輔助的工作。不少女性就算擁有與男性同等的
學歷和能力，接受過神學訓練，也只能擔當輔助男人的次要角色。香港教會
的會眾有六成是女性，可是男性卻佔了大部份領導和決策位置，香港約一千
個教會中只有三十多位女牧師。香港的神學院中有一半學生是女性，但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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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佔整體教席不到四分之一。(徐珍妮等編，1996，頁 28-29) 
 
6 當迪士尼公主遇上信徒慕詩 
上述分析說明了三者所塑造的「好女人」定型化形象為何及其對女性的規限和壓
迫： 
- 迪士尼公主系列：「好女人」應該擁有完美的樣貌、身材、儀表，被動無助、
順服、沒有行動能力，並且其生命應以男性 (丈夫) 為中心。 
- 慕詩：「好女人」應盡力保持美好的身材，並懂得適度地展示和表露自己的外
貌身段。 
- 香港傳統基督教教會的教導：「好女人」應該謙卑、沉默、順服，女性比較適
合留在家庭，當照料者、援助者的角色、男性的助手，並協助男性成就其功
業。 
以下將會探討，三者的「好女人」形象重點雖有不同，但在慕詩與迪士尼合作推
出迪士尼公主系列服飾這個案中，三者的權力直接或間接的結盟，致使三者的重
點交疊、碰撞、產生「化學作用」，進一步定型「好女人」，並加強了對女性的規
限和壓迫。 
 
迪士尼、慕詩和基督教三者在香港均各自有著其強大的權力機器。迪士尼是大型
跨國資本，並且是龐大的文化工業，同時擁有操作跨國資本和以跨國媒體傳播意
識形態的力量。而慕詩則是本地資本18，亦是時裝工業的一份子，又因任用明星
作代言人和對訪問有求必應而與本地媒體有良好的關係。基督教作為其中一種主
流的宗教信仰，近年更積極發展媒體工作，其宗教的力量有著教化人民思想和道
德的作用。 
而慕詩與迪士尼合作一事，從商業角度來看只是本地資本與跨國資本的一次小小
                                                 
18 雖然慕詩於加拿大有業務，現在亦致力發展大中華區的業務，然而慕詩是以香港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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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合作，是全球化的一個小小的事例；而慕詩的老闆之個人宗教信仰更好像與
此事毫無關聯。然而，從意識形態傳播的角度來看，它們是三個意識形態相近的
集團，籍著商業合作和個人信仰，直接或間接地結盟，而三者之結盟更能倍增其
操控意識形態的力量。 
 
6.1 慕詩迪士尼公主系列 
慕詩迪士尼公主系列的服裝 (見圖五) 與慕詩主線服裝的設計同出一轍，都
是用上輕薄的衣料、較貼身的剪裁，綴以大量閃石、珠片、絲帶和鑲邊，而
最大的分別就在於此系列用上了迪士尼公主的肖像作設計主題。上文曾分析
慕詩時裝和迪士尼公主對女性定型化形象的塑造，而這樣簡單的把公主肖像
拼貼到衣服上，就把兩者對「好女人」的要求結合，並尤其加強了對女性身
體的要求：迪士尼公主系列營造的是對女性先天本質的幻想與要求，而慕詩
所營造的是，女性有通過消費而改善先天的外觀的可能、有通過消費而變得
更像公主的可能。籍著父權對女性的要求，資本從向女性提供「達到標準」
的可能而吸引女性消費。但這種消費卻是永無止境的，先天的樣貌身材根本
沒有可能因一襲衣裳或一瓶保養品而有重大明顯的改善，那個單一的女人完
美形象卻在媒體和論述中長存，不斷提醒你的「先天不足」。而資本就從中
賺取豐厚利潤。 
或會有人疑問，這樣一個空洞符號 (empty sign) 的挪用，是否有筆者所述的
影響。然而，筆者卻認為，雖然衣衫設計上只是挪用了迪士尼公主的肖像，
然而迪士尼公主的肖像並不像一般可盛載不同意義的浮動的能指 (floating 
signifier)，反而是一個能指 (signifier) 與所指 (signified) 緊密扣連的符號 
(sign)。若迪士尼公主的肖像是一個能指，則迪士尼公主所代表的童話故事、
公主作為完美女性的幻想和女性定型化形象就是其所指。筆者之所以認為這
是一個緊密扣連的符號，是因為迪士尼公司對其旗下產品和媒體的嚴格操
控。迪士尼公主系列不同於一般空洞的卡通人物，她們家傳戶曉故事比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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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更早為人所熟悉，迪士尼公司也一再以電影和故事書等媒體傳播迪士
尼版本的公主故事。迪士尼公司更巧妙地利用了電視媒體，在靠近該系列服
飾推出市場的時間播出相關的迪士尼公主電影19，以加強市民對迪士尼公主
故事的印象，防止迪士尼公主的肖像有被抽空意義的可能。 
另一方面，迪士尼公司對其合作公司的挑選和操控向來都十分嚴格20，今次
也不例外。於迪士尼與慕詩宣佈合作的發佈會上，華特．迪士尼亞太區消費
品部區域總監李標浦先生表示： 
「每位由迪士尼塑造的公主都是高貴優雅，而在云云 眾多香港女性時裝品
牌中，我們認為 MOISELLE (慕詩) 的品牌形象與我們公主系列的理念和風
格一致。是次合作建基於迪士尼世界知名的品牌地位，再配合 MOISELLE
在大中華地區深厚的發展經驗，充分見證國際與本地的通力合作，同時締造
雙贏局面，進一步提升雙方的品牌地位。」(東方娛樂) 
從上述講話中，可見迪士尼公司與慕詩的合作不單純粹基於商業的考慮 (慕
詩在大中華地區深厚的發展經驗)，更是基於慕詩的品牌形象與公主系列的
理念和風格一致。也就是說，迪士尼公司在過程中一直沒有放棄對迪士尼公
主肖像這能指的解釋權 (所指)，反而在在防止所指被合作伙伴「錯誤」運
用/解釋。是以，這合作除了在賺取金錢上「雙贏」，亦是對塑造和鞏固女性
定型化形象上的「雙贏」。 
 
6.2 基督教背景的慕詩與慕詩迪士尼公主系列 
對於一般女性而言，慕詩迪士尼公主系列的服裝或許是一個在可能範圍內
「發公主夢」的實踐。而在美容纖體行業異常盛行的香港，香港女性早已熟
                                                 
19 其發佈會於 2005 年 4 月 18 日舉行，而，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雪姑七友》和《睡美人》的
時間分別是 2005 年 2 月 12 日及 5 月 14 日，周六的晚上。當然，播放迪士尼經典動畫電影更重
要的目的是迎接香港迪士尼樂園的開幕。 
20 如無線電視播出的所有迪士尼節目，甚至是節目的宣傳短片，都是由迪士尼方面製作，這在
無線而言可謂十分罕見。而星島出版的迪士尼公主系列故事書，當中所有的插畫和故事 (起碼是
英文版，中文版則沒有提及) 都是由迪士尼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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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不同權力對女性身體的操控、和對女性宣揚「女性幸福在於擁有完美外表」
的迷思。然而，對於女基督徒而言，父權不單操控著女性的身體，更操控著
女性的行為和思維。在慕詩與迪士尼合作這事例中即可以看到宗教和資本間
接的扭結的「化學作用」。 
 
首先，我們該了解，對普遍的基督徒而言，有基督教背景的店子意味著什麼，
又這些店子與一般店子的分別。信徒通常從兩個途徑得知店子的基督教背
景，一是店舖的名字或室內裝潢，如不少基督教背景的餐廳以基督教的話語
命名，牆上掛著聖經金句、播放聖詩等均屬此類；一是公司老闆公開信主的
見証或大力支持基督教的活動，如新鴻基和慕詩均屬此類。就筆者的觀察，
部分信徒會認為，光顧基督徒開設的店子比較好。他們認為這些店子在神的
看守下，不會只單純看重商業利益，店子的管理和產品品質亦有一定保障。
另一方面，因這些老闆賺了錢會作奉獻，那末，自己光顧這些店子就好像曲
線地作了奉獻。正因大家信奉同一宗教，不少信徒在情感上都比較容易認同
這些基督教背景的店子，也較容易接受這些店子的理念或意識形態，情形就
如同不少上司在情感上會較容易偏愛於同一所學校畢業的後輩。而慕詩一直
努力保持自己純潔的基督教形象，致使信徒的對其增加認同感。除了廣作見
証、任用基督徒作代言人等動作(詳見個案背景部分)外，慕詩亦對其負面新
聞十分關注。如在處理八卦周刊報導陳欽杰非禮張栢芝一事上，陳欽杰從法
律追究周刊的不實報導損害其聲譽，而張栢芝在訪問中亦強調陳欽杰是基督
徒和已婚，不會對其他女士不規矩。基督教的教導和慕詩的基督教背景再次
得以重申。(Yahoo, 明報, 2005a,b) 
 
迪士尼公主這種經由文化工業產生的「好女人」定型化形象，與消費和宗教
相互扭結，成為對女基督徒的雙重壓迫。通過宗教的教化，迪士尼公主的「良
好品德」——女性要純潔、沉默、順服和從屬於男人——就成了女基督徒要
CUS 507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 Term Paper p. 20
堅守的法則。又通過商品的教導，迪士尼公主的完美外表再不是少數人的天
生麗質，而是所有女性均應盡力(通過消費)來追求的，為此女基督徒再要背
上努力使自己美麗的枷鎖。這原是《聖經》和教會教導中所沒有的21，甚至
是相違背的。但正因慕詩的基督教背景營造了一種大家理念相近的感覺，不
少信徒就自然地接受了資本和媒體所塑造的「邏輯」。就這樣，兩重的壓迫
壓在女基督徒的頭上。從慕詩的代言人、亦是基督徒的蔡少芬的說話中就可
見 一 斑 。 在 搜 集 資 料 其 間 ， 看 到 一 則 個 人 代 禱 事 項 
(www.geocities.com/stnppeter/2005feb.htm)。個人代禱事項是信徒就自己的需
要向他人提出，請求幫忙向神禱告、代求該事。大概是自己牽掛、擔心、重
視的事情，才會提出為該事代禱的要求。而對那位女基督徒而言，這竟然是
「產後修身成功」。一個女人，受著教會教導要當一個賢淑的母親和妻子，
同時又要回應媒體所構建的社會對女性身體的管制。又，記者於慕詩迪士尼
公主系列的發佈會和時裝秀中問及蔡少芬將來可希望在迪士尼舉行婚禮，她
這樣回答：「我嘅婚禮一定要喺教堂，不過我　家好似白雪公主咁，重搵緊
白馬王子吻我一吻，搵到我就會奉獻我嘅下半生。」(蘋果日報，2005) 原
來結婚就是要把自己「奉獻」給丈夫，然而在公主美麗而浪漫的故事包裝下，
和教會的教導下，男女在婚姻上的不平等被遮蓋不見了。 
然而，遮蓋不見並非不存在，只是大家都不談論，或沒有空間、甚至沒有話
語談論。從香港婦女基督徒協會 (關美琼編，1995) (黃慧貞等編，2003) 出
版的研究和訪問中，均可見女基督徒在遇上婚姻上、自我身份上或感情上等
問題時，尤其與教會的教導不一致的情況下，基督徒婦女傾向沉默、啞忍，
不敢尋求教會或牧者的幫助。就是尋求幫助，不少牧者都只會重申教會的教
                                                 
21 反而，在《聖經》有勸勉婦人內心的美比外表的美更為重要的經文： 
「你們不要以外面的辮頭髮、戴金飾、穿美衣為妝飾，只要以裡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
飾，這在 神面前是極寶貴的。」(彼得前書三章三至四節) 
「艷麗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唯有敬畏耶和華的婦女，必得稱讚。」(箴言第三十一章三十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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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和立場，強化和美化婦女對痛苦的忍受，婦女難以得到他人認同為自主的
個體，並提供相關的支持、重視。反而，迪士尼公主或慕詩的時裝硬照提供
了夢想的空間，夢想自己有著父權鋪排底下最完美的生活。而夢想與現實的
橋樑就是消費。最後，資本還是從中得了利益。就在這些層層疊疊的權力和
利益中間，「好女人」定型化形象被媒體和教化抹上浪漫、夢想、完美的色
彩，又缺乏其他可參照的理想女性模型，女性在社會上的各種可能被抺消，
變得難以看見，像是一頭驢子，面前給繫著一只永遠吃不到的紅蘿蔔、後面
卻吃著一記一記的鞭子，被教養成為男人的美麗而溫馴的「好女人」。 
 
7 結論 
筆者並不以為單純一個個案就能構成現今單一的「好女人」定型化形象和其對女
性的壓迫，慕詩迪士尼公主系列服裝只是一個例子，說明了在現今社會中，父權
通過不同權力對女性作出種種的壓迫和權力間的利益關係。 
福柯著名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分析指出，囚犯被困在圓形監獄內，被剝奪
了自由，而燈光和圓形的設計讓他以為常在別人的監視下，使他甚麼時候也不敢
造次，自己的思想代替了外力來操控自己。這與「好女人」定型化形象的運作何
其相似！女性在父權的「好女人」定型化形象下，個體的成分和自主的能力被抺
消而不易見，各種教化的力量(如媒體、宗教信仰等)讓她以為這是女人唯一的、
最好的模型，使她自願的去追求和實踐這形象，自己的思想代替了外力來操控自
己。而當女性乖乖的去當「好女人」時，無論父權、資本、還是其他的既得利益
者均能繼續獲益，女性則繼續在那次等的地位。 
 
然而，上述的討論只集中在文本方面、本質化女性形象製造者方面去探討和分
析，卻因時間和資源的不許可而無法作受眾方面的訪問和研究，無法深入了解受
眾的閱讀態度和反應。筆者無意在此強調文本從上而下的力量，多位當代文化研
究大師如 Michel de Certeau, John Fiske, James Scott 等提醒我們有關日常生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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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中反抗的可能性；而上文中提及的公主故事只是個夢、《聖經》中耶穌事跡的
平權元素、等等，在在提供了其他非正統的解讀空間，跳出單一的、從上而下灌
輸的定型化女性形象。筆者深深寄望，人們的能動性能夠在這片單一的「好女人」
論述中闖出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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